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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7版）同时“2+1”的学制
让同学在第三年即参加“顶岗实习”，
2021年工科类 500余名毕业生，有 80%
进入了本地工厂。毕业生普遍属于中
级技能人才，工资在 5000元左右，一些
表现优异的数控机床人才，月薪可以达
到7500元。

这所学校的生源主要来自于当地
的初中毕业生，他们普遍在中考中失
利，最初，家长对学校的期待是“找个地
方帮忙管几年孩子”，但近年家长对学
校的认可度逐渐提高。

近一段时间，这所学校正准备申请
升级为高级技工学校。袁玲认为，目前
北仑产业升级迅速，对高技能人才的需
求越来越大，学校需要匹配这种需求。

4、升级的学生
在中西部城市崛起的背景下，北仑

已经很难通过社会招聘从外地获得成
熟的高技能人才，要寻求增量、满足不
断扩大的需求，只能将念头转向职业院
校，转向年轻人。

“青年北仑”是 2019年初北仑区推
出的政策，其中包含18个相关实施细则
和 29个操作流程，加强了青年在住房、
信贷、就业、创业、发展、业态等方面的
支持力度。

北仑的产业在升级，北仑的学生也
在升级。

周国庆参加了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的两场招聘会，总计拉入了150名学生，
但其中只有3名对他的工厂招聘岗位感
兴趣，其中一位还只是为了未来创业做
铺垫。

除了招聘服务，周国庆还兼职在职
业院校任课。据他了解，一些机械类专
业班级，100人中可能不到 5个人愿意
去工厂，而30%的学生都选择考专升本
——在宁波职院的西门两侧，至少有 5
家专升本的辅导机构门店。

周国庆印象深刻的一个案例是，他
曾经为宁波一个乡政府招聘编外的派
遣文员，结果这个岗位有15个学生投来
了简历。“这个岗位没有编制，也没有晋
升空间，工资不到三千，为什么会有这
么多人愿意来？工厂里有需求，工资也
高，学生们却不愿意去。”

带着这个问题，周国庆问了不少应
聘的学生，普遍的答案是，文员不用加
班，朝九晚五，工作环境也好，工厂里不
仅会加班，而且忍受不了一线管理人员
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这对学生而言是
不能接受的。“体面，这个词很好，现在
的学生需要的不仅仅是薪资，还需要尊

重，需要体面”，周国庆表示。
2020年，宁波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59952元，在全省名列前矛；而整个浙
江省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2397元，
在全国排名第三，仅次于北京、上海。

对于这些技能人才的后备军而言，
薪资水平只是考量的因素之一，他们想
要的还更多。

上述招聘会中的光伏设备企业，此
次招聘岗位包括设备操作技工、设备调
试工程师等，工资普遍在 6000元以上，
多的达万元，设备操作技工还能享受到
当地政府提供的购房补贴、安家补贴等
福利。

但因生产流程问题，设备操作技工
需要倒班，尽管刚入职的学生不需要值
夜班，但晚上可能会有 2-3个小时的加
班；设备调试工程师则需要四处出差，
出差期间加班并不罕见，加班到11点过
后，会有 50元的补贴。“实话实说，可能
到 30多岁左右就跑不动了”，上述光伏
企业招聘人员说。

这家企业刚刚引进了一台价格不
菲的高端设备，但目前还没有找到能操
作的人，只能老板偶尔上手操作，大部
分时间都闲置那里。

5、8个人的典礼
2019年7月15日，孙尘哲把这个日

子记得特别清楚。
这天，菲仕技术派车把 8名弘途技

校的学生和老师拉到位于杭州湾的生
产基地，并举办了一场“开学典礼”。老
师们到现场后很惊讶，这场“开学典礼”
是为这8名学生特意举办的。

2019 年，菲仕技术与弘途技校合
作，从 40名学生中选出了 8名，选择过
程严格而正规，一次笔试、一次面试、一
次心理测试。选出学生后，该年4月，菲
仕技术和技校一起举办了一场隆重的
签约仪式，学生代表和企业在主席台上
签字并合影。

“这是我们定的一个基调，要给学
生的感觉是，我们真的特别拿他们当回
事儿，要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孙
尘哲说。

“开学典礼”后，8名学生开始了为
期一年的“订岗实习”，公司内的一位中
层专门来带这些学生，每天上午工作，
下午培训，还会在这位导师的带领下跑
步健身，导师扮演的角色并不仅仅是工
作技能上的，而是包括人生观、价值观
等方方面面的辅导。每个月，每位学生
能够领到2000元左右的实习费用。

在 2020年 6月结业后，8名学生中

除了一名要回家继承家族企业，其余 7
名全部留在了菲仕技术，2名成为助理
工程师，5名进入一线成为技术工人。

“如果需要学生变成高技能工人，
首先要把学生当成高技能工人来对待，
需要给他们辅导、帮助和尊重。这些招
进来的人，我们不会让他们只做简单的
一线工人，会一步步提升他，让他们有
更多提升技能和待遇的机会，我们也在
赌，赌 5年后他们的成长一定要比从社
会上招的人成长快”，孙尘哲说。

在袁玲看来，高技能人才与一般人
才的区别，并不仅仅是技能方面的差
异，高技能人才更需要有职业道德，一
种对企业负责、对产品、对品质负责的
精神。

“但这种精神需要激发，需要社会
先对劳动认可、对劳动创造价值的认
可，对劳动换来家庭幸福的认可”，袁玲
说。

企业需要高技能人才，他们要求年
轻人具备这种能力，能创造这样的价
值，年轻人则要求企业能够先提供一个
高技能人才应有的待遇和环境，这是一
场艰难的对峙。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有
一方先迈出第一步。

6、淘汰的竞赛
菲仕技术为每位留下的学生提供

了 15000元的“奖学金”，相当于职业人
生开始的一笔小小激励。

“我们在他们身上花了不少心血”，
孙尘哲说。

“心血”换个词，即“成本”，所有体
面和尊重都隐含了企业的管理成本在
其中，而并不是每家企业都有足够的利
润率支撑像菲仕技术一样的“体面”和

“尊重”。
周国庆说，也有一些中小型民营企

业希望通过他招聘技术工人，他们提供
的工资并不比头部企业差，但他们的管
理、环境都太落后了，也没有想法再去
投入资金改善，这种订单一般都无法完
成，学生参观完工厂就拒绝了，即使勉
强招到人，也会很快流失。

年轻人有可能不明白自己想要什
么，但很明白自己不想要什么。

郭诚（化名）是一位愿意下工厂的
高职院校大二学生，他的高中、大学均
在职业院校就读，学的都是机械加工专
业，早早考下了高级车工证书。在职高
阶段，他的车工加工精度已经可以达到
3μ，同班同学中有不少在省内和全国的
比赛中斩获颇多——这些人群是典型
的高技能人才“储备军”。

郭诚喜欢机械相关的工作，希望能
够从事工业机器人安装、调试方面的工
作，他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那种一眼能
望到头的感觉，他对自己职业路径的规
划是：先在工厂工作，不断提升技能，然
后转管理岗，在 10 年后能获得一个
12000左右的月薪。

在读高职时，郭诚去过一家电缆厂
和快递网点实习，他不喜欢前者简单的
机械操作，毫无创意；也不喜欢后者流
水线般的流程，以及不明晰的晋升空
间。

郭诚在工作上很挑剔，他并不缺工
作机会。

产业的升级和年轻人意识的升级，
正在进行一次赛跑：在产业升级中跑的
慢的企业，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支撑高
技能人才需要的环境和待遇，也就注定
要被人才的升级所“淘汰”。

袁玲没有听过“躺平”这个词，也还
没有察觉到学生中有这样普遍的想法，
但某种程度上，她听懂了“躺平”的潜台
词：他们需要的是改变。

“反过来说，我觉得中国应该去改
变，像早8晚8这种制造业企业习惯，一
个刚刚毕业的学生，天天在生产线环境
里，听着这些杂音，他的意志是会被摧
毁的”，袁玲说。

在她看来，企业的技工缺口有时候
并不是招不到人或者市场上没有人，而
是他们留不住人，“不能我们一边培养，
你那边一边流失，那永远都没法满足你
的缺口”。

周国庆的观点更加激进：此前一批
制造业企业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只
是吃到了人口红利，他们微薄的利润率
完全仰赖低成本的人才优势；而现在这
项优势正在丢失，一小部分“技工荒”的
声音可能是这些缺乏技改投入，在吃最
后一个“铜板”的企业所发出的“杂音”。

“为什么政府和社会就该让你招到
技工呢？如果你招不到，可能意味着你
该被淘汰了”，周国庆表示。

周国庆自己在绍兴经营着一家工
厂，20年前厂内有 50位车工；20年过
去，依然维持了这一技术工人规模，因
为基本都是跟了企业很多年的老员工，
5000块钱的工资就够了，如果要从市场
上挖新人，则至少每个人要多支出2000
元左右，而这对于这家净利润率不到
5%的工厂而言，意味着彻底失去存在
价值。

“等这批技术员工退休的时候，就
是我关厂的时候”，周国庆很清醒。


